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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器具会像瓷器这般神

奇：本为自然界的土石，经水火之力、匠人之功，便蜕
变成永不变形、永不改色、永不腐损的存在，然后或成
为寻常百姓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或用作帝王将相珍
爱的把玩之物，或变成藏家、商贾疯狂追逐的对象。

说到瓷器，就不能不说到景德镇。我的家乡离瓷
都景德镇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孩童时代便会唱与瓷
器有关的歌谣，会把烧瓷后废弃的圆形渣饼用作游
戏。当瓷杯瓷碗掉地破碎后，相伴的必然是妇孺皆能
言的一句话：“到镇上去了”；瓷杯瓷碗破损不太严重
时，便会收拾好、保留好，等待着锔瓷人像变魔术般地
将破瓷重圆。许多事物入眼后便会入心，我的心田自
小便埋下了一颗瓷器的种子。

当我在文学之苑盘桓了一阵之后，特别是写完
《佛印禅师》之后，对禅师论及的制瓷与修禅猛然间像
开化了一般，有了一种特别的体悟，便萌动念头，要把
那颗沉埋在心底的瓷器种子移植到小说园地。

我一次又一次走进了景德镇。在面貌依稀可辨的
御窑厂流连忘返，在烈火烹油的窑火前观望思索，在
美器满眼的瓷博馆寻寻觅觅，在满箱满柜的图书资料
中披沙沥金，在研究机构和窑场瓷厂向学者、瓷人求
问请教。

在进行了如此这般的生活体验和素材积累之后，
我蓦然发现，我对瓷器似乎变得陌生了。那瓷器已不再
是我天天在眼在手的普通器物，不再是泥胎为骨、釉料
为肤、彩绘为妆的寻常器具。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四
个字：器以载道。且固执地认定，这和古今普遍认同的

“文以载道”同样丰富、同样深刻，也同样精彩。
不妨将我探求获得的瓷器故事略陈数端：
——明代，朝廷正式在景德镇设御窑厂。万历年

间，皇家要烧造器型硕大的龙缸，几番不成。一个叫
童宾的看火工，不忍工友们因此受辱受罚，一声大吼
纵身跳入窑中，龙缸得以烧成。这个童宾后被尊为

“风火神”，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还在御窑厂建了
“风火神庙”，供奉童宾。这座庙宇至今还在，并且日
夜香火不熄。

——还是明代，英宗朱祁镇年幼登基，他像父亲
宣德皇帝一样，喜爱在特制专烧的瓷罐中斗蟋蟀，罐
中一只品相出众的蟋蟀相当于一匹骏马的价钱。皇太
后和太上皇担心小皇帝玩物丧志，累及江山社稷，下
令敲碎了所有御制的蟋蟀罐。其后，这个年代的蟋蟀
罐成为众多藏家追逐的对象，至今依然。在景德镇的
陶瓷考古中发现了一些这个年代蟋蟀罐的瓷片，每一
片都价格不菲，一张名片大小的碎片相当于一头牛的
价格。

——清康雍乾三代，国势鼎盛，称作盛世。瓷业也
如日中天，官窑烧造的瓷器数量、品类、质量可谓空前
绝后。几十年来，在国际市场上拍卖的中国瓷器中，单
价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其中一半以上制作在乾隆年
代。但从嘉庆后，官窑御瓷的制作便江河日下，到了光
绪年间，更是走进了衰败之境，被迫决定关闭御窑。无
沃土时雨便无草木之繁滋，无国家之昌盛则无瓷业之
辉煌。

——瓷器光华夺目，成为许多人家的珍藏，或转
换成许多人家的黄金白银。但制作这些人间珍宝的瓷
工窑工，却是艰辛备尝，穷困潦倒，从早到晚穿着一双
草鞋劳作，景德镇也由此被称作“草鞋码头”。瓷器的
宝光辉映着人间的不平。咸丰十年，太平天国的军士
进入景德镇，因见到瓷工窑工生活的惨状，愤而用一
把火将御窑厂化作了废墟，御窑厂其后十年未能举火
升烟。

——墨分五色是水墨书画的极高境界，绘瓷匠人
在把含有金属成分的浓稠青花料绘在瓷上时，居然也
能墨分五彩，从而造就了青花瓷的天工神韵，无穷魅
力。民国时的王步则把这一技艺发挥到了极致，因而
被称作“青花大王”。他还在晚年立下宏愿：画500个
青花碗，烧成后无偿送给使用破碗裂杯吃饭饮茶的瓷
业工人，只是因天不假寿而未能遂愿。在瓷器的光芒
中，闪射着无尽的智慧、真诚和善良。

——瓷中珍品往往成为无数人追逐的对象。于是
便会有天价交易、惊人欺诈，甚至会有刀枪相向的故
事发生，使洁白若雪的瓷器蒙尘积垢，乃至染上血污。
1926年，一名叫刘昆的北洋军阀师长兵败路过景德
镇时，竟然将陈列在陶瓷美术研究社的大量瓷器精品
掠走，还向窑主们勒索了80万大洋。这绝对是中国乃
至世界陶瓷史上最卑污的一页。

不用再枚举了。
收集到这些鲜活的、带着泥浆和烟火味的素材以

后，我变得兴奋，就像自己收藏了一批瓷中名品。于是
在对素材进行咀嚼之后，兴冲冲地铺纸开笔。我选择了
御窑关闭前后这段非同寻常的时光发生的重要事件，
串联起御窑500多年的皇皇历史，书写了与御窑官瓷
相关的众多人物。没有费太多的时间便完成了初稿。

但在几天后重读初稿时，我一下变得有些沮丧
了。因为我发现，浩如烟海的素材激发了我的灵感，也
束缚了我的手脚；精美的瓷器和精彩的故事点燃了我
的想象，却控制了我的思维。整部作品主要是在写瓷
器，很像一本科普读物，照这书里写下的内容操作，完
全可以造出瓷器来；全书又像一本故事集，罗列了大
量引人入胜的故事，而小说最需要的人物命运与形
象，则完全被淹没在故事和造瓷工艺之中。

河里丢了篙，还得到河里去捞。我对瓷器的思索
在继续：瓷器看似是金木水火土造就的神奇，是釉与
彩合成的尤物，其实更是人的精神、意志、品质、智慧
的集合，是特定时代孕育的胎儿。器以载道，在瓷器身
上集合着天道、世道、人道，承载着匠人的心志忧乐，
凝结着时代的进退治乱，辉映着国家的盛衰荣辱。所
以瓷器的神奇，在于人的伟大；瓷器的光华夺目，是人
的精神闪烁。

老子曰：大象无形，大道至简。但瓷器的大美之象
却不是无形，而是形态万千；瓷器上承载的道也不是
至简，而是无比的丰厚深邃，让人赞叹，让人感慨，让
人深思，有时也让人遗憾，让人痛惜，让人唏嘘。

我的思路变得开阔了，我甚至有了有悖常理的想
法：那些仅供少数人欣赏把玩的精品美器究竟价值几
何？如果把制作这些瓷器的财力物力精力，像西方工
业革命时一样，用于大力发展工业，其结果又会怎样？

由是，我对瓷器的体察便有了一种豁然开悟的感
觉。禅宗中的云门宗有一段悟禅的名言：看山是山，看
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把这段话移到我对瓷器的识
知上，觉得颇为恰切。

又一番苦苦思索之后，我对素材重新梳理，对初
稿大改大删，大增大补。以塑造人物统率故事，以突出
人的精神书写造瓷工艺，着力刻画造瓷人的性格、命
运，彰显人的精神，笔墨集中在一群与瓷有关的人物
形象上。他们中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督陶官、瓷艺
家、工匠、窑业老板、军阀、县令，还有日本人。为此，忍
痛割舍了许多有滋有味的故事情节。

当然，中国的瓷业，尤其是中国的官窑御瓷，本身
就是一部传奇，充满神秘奥妙。窑火里有着许多无法
看清、无法判明的玄妙，而由瓷器衍生的故事也像瓷
器那般有着超乎寻常的吸引力。所以，在服从人物塑
造的同时，我也在书中留下了大量源于真实、与瓷的
特质和精致密切相连的种种故事。

书稿初定之后，我又专程去到景德镇，征求一些
专业人士的意见，他们以制作精品瓷器般的态度，指
出了书中的几处“硬伤”；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宋辰辰女
士为本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行文至此，本当打住，但我还要尾赘一语：愿天下
对瓷器有兴趣的朋友，去探求、感悟隐藏在瓷器中的
奥妙与大道，去体味制瓷人与众不同的工匠精神。

器 以 载 道
——《御窑重器》创作琐谈 □吴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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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散文家王剑冰先生的《塬上》是一部关于故乡的散文集
子。故乡是一个能掀起话语风浪的词汇，提起故乡，每个人
都有话可说、有情可抒，所以关于故乡的书写可以用“汗牛
充栋”一词来形容。或许关于故乡的谈论常说常新，所以关
于故乡的书写永远不会停息。故乡是文学永远的出发地和
生长点。《塬上》辑录22篇散文，以第二故乡、少年及青春时
光、真正的家乡以及与故乡关联人事等内容分类，辑录名

“塬上”“旷野”“地气”“源流”“相系”。如此辑录，有着某种意
义的象征：一方面，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建立在个人视域上的

立体的乡村世界；另一方面，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作家的心路历程——他的地域来
路、文化来路和精神来路。

王剑冰的散文沉稳大气，语言朴素亲切，叙述舒缓流畅，有着小说一般的吸引
力。《塬上》这部书中，辑为“旷野”“地气”“源流”的文章，讲述自己家乡的人事，此类
作品写作者众且论述充分，这里不再赘述；辑为“塬上”“相系”的文章，在散文的内
容和形式上多有拓展，值得谈论。

从作品看，“离去归来”的叙述模式仍是激发写作灵感、催生佳作名篇的有效方
式之一。鲁迅、沈从文等现代文学大家以此为叙述模式创作的《故乡》《湘行散记》等
经典作品，为中国乡土叙事开辟了在怀旧中期许、在现实中反思的现代写作道路。
王剑冰重拾“离去归来”的叙述模式，写出了《塬上》《塬上·春日》《祖巷》《大河至上》
等作品。可以说，“塬上”“相系”在尝试开拓一条新的乡土散文写作路径，即站在中
国乡土现场的一角，用脚步和文思往上游回溯乡土的文化来路，往下游投去悲悯和
期许的现实目光，作者的写作成为某种连接，即在追记文化过往和描述现实境况之
间，找到持续性的、变化之间的乡土本源。

王剑冰的“离去归来”有些不同，他离开自己的故乡，归来的却是他人的故乡，
这是时代所催生的一种新的写作素材的准备方式。作者主动到陌生的塬上深入生
活，这一深入就是三年。不过，王剑冰先生并不认为他归来的是他乡，他借用海德格
尔的话“故乡处于大地的中央”来为自己注释。他归来的是乡土、是大地，是与自己
少年成长相通的另一个故乡。如此一来，他所抵达并驻留的塬上具有了双重意义，
一方面，陌生的塬上给他“异样的新鲜感，经历着孤独与单调，感受了四季时光”；另
一方面，异乡即故乡，塬上的乡土和大地勾起他童年、少年乃至青春的经历，激起了
相同的生命情感和人生情怀。异样的新鲜感和相通的情怀，让他笔下的文字，既跳
跃着现实的生机活力，又流淌着深沉的情感之河；既有一种令人沉入其间的塬上乡
土经验带来的陌生感，又有一种人与人、人与大地相守千年所形成的亲切感。

读过“塬上”“相系”里的这组文章之后，我感觉到，与传统深厚的乡土散文相
比，这些散文提供了一种新的叙述维度。乡土散文的写作已经有过特质分明的两个
维度，一个是城市化进程的车轮驶过乡村之后，对乡村现实的反思和批判；一个是
人们离开乡村之后，对乡村生活田园牧歌式的美化和回忆。“塬上”“相系”里的这组
文章放弃了社会学上的反思和批判，也放弃了“小资情调”或“乌托邦”式的美化和
回忆，而是重返乡村，以一个作家的视角，重新去发现一个乡村。当下乡村那种安静
而朴素的人物行为和内心世界，乡村四季转化的境况与秘密，乡村大地上那种深沉
的声音与气息，一一被作者记录、描述、倾听和捕捉，与其说“塬上”“相系”是一部深
入生活的作品汇集，不如说是一次“文学塬上”的成功建造。

“文学塬上”的建造方式，不像在平地上起高楼那般向上生长，而是如黄土塬上
掘地挖坑辟出地坑院那样，向下深入，向土地四周拓展，它躺在土地的怀抱里，安
全，自在。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他们以低处的光，照耀自己。”

“文学塬上”的成功建造，首先在于对塬上人的独特理解和温暖体恤。塬上不再
如过去那般热闹，多数年轻人去了城里谋生活，留在塬上的多为老年人。塬上是清
寂的，但不荒凉和衰败，老人成为塬上生活的守护者和对在外游子的心灵召唤者。
作者在塬上行走，遇到和记录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塬上人的故事。文学是人学，对人
的理解和体恤，实则是对塬上不灭的人性和灵魂的深切表现，走进了人的世界就等
于走进了塬上的世界。比如，某个普通早晨，院坑里上来两位老人，两人中间是一辆
小架子车，老人前面拉着，老伴后面推着。上了村路之后，老伴将自己身子安置到车
上，老人蹬着车出村去，“风柔顺着一缕花白的头发”。作者描述这幅画面之后，感慨
地写道：“真的，那绝对不是晚景凄凉的感觉，那是朝霞四射的感觉……虽然儿女们
不在身边，在外边只要好好的，不给老人添麻烦，老人就是安心的，快乐的。你看他
们多么安逸呀。”我知道并不是所有塬上老人都这么安逸，但我被这种安逸的存在
所打动，我也相信这是塬上千百年来留存下来的一种本质的生活。比如，从小在塬
上外婆家长大的小姑娘，如今到城里上大学了，只要有空就会回来看外婆，外婆很
老了，一人居住，小姑娘一回来就为外婆去打水，两人吃一顿外婆做的饭，待一两天
就离开了。如此往复。平常行为融进最割不断的深情。比如，儿子带着媳妇和孙子回
来了，老人们甭提多高兴，换上新衣服，呵呵地笑着。一只土狗从孩子身边跑过，孩
子没有躲闪和惊恐，伸手去抚摸表示友好时，倒是城里的妈妈慌得很，赶紧把孩子
拉到一旁。这一细节让人感慨，塬上的生活终究会有后代接续下去。再比如从外地
嫁到塬上的翠翠，从城里回来安胎，她特别喜欢这里，称这里是人间奇迹，说“想不
到的美好全藏在地平线以下”……作者笔下的塬上，总有人离去或者归来，塬上质
朴的土地不仅生长着万物，也生长着人间的美好和爱。

“文学塬上”的成功建造，其次在于对塬上大地独特细节的发现和捕捉。读塬上
这组文章，我时不时会被文中氤氲着的浓郁的文学气氛感染，作者的笔如微创手术
中的机械臂那般，总在塬上被忽略或被隐藏的日常生活细节间游走探寻，对事物秘
密的发现和捕捉精准而迅捷。而那些细节，要么传递出一种普遍的人间情感，要么
传递出一种形而上的思考。所谓文学气氛，即指被一种情感打动和被一种思考征
服。作者写道：“整个的塬，所有的生命都在拔节。”作者还写道：“天黑严的时候，坑
院就成了一种暗物质。我想，这种暗物质虽然各自独立，在塬上它们却是相通的，它
们内部所进行的事情也大致相同。”作者不仅写下了生命拔节的声音，也写下了暗
物质自身的光亮。比如，塬上有一种声音叫默默坐着。两位年岁不小的老人坐在坑
院的拦马墙跟前。他们并不说话，只是那么呆呆地坐着。但是你能感觉出来，尽管他
们不说话，那话却是一直在说着的。他说，上啊？他说，是，上啊。他说，今天天不错。
他说，是，天不错。他说，又活过去一天。他说，是，又活过去一天……两人几乎天天
默默坐在那里，却不停地说着。比如，大地的气息，不仅是地坑院上方田野里的各种
草味花香、冬季里的大雪和夏季里的流水，也是坑院里隆重盛大的嫁娶场面和筵席
之后，那种笼罩着温暖与温情的巨大的安静与深沉。作者在“后记”中深情地写道：
我在塬上，在生活的深处，往往能感到那种安静的、深沉的大地气息。作者对塬上大
地的声音和气息的聆听和捕捉，让这塬上的故事具有了永恒的文学性价值。

塬上生活的本源是什么？生命与文化的内涵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藏在这
部《塬上》中。每个人从中找到的答案或许不一样，我得到的答案是：生命和记忆生
生不息，这是大地的馈赠。

可以说，《塬上》是王剑冰先生重要的作品，这里边的文章不仅与他的生活和生
命息息相关，而且这些文章重新阐释了散文写作最朴素的真理：无可替代的生活经
验和人生经验，真诚深厚的情感、爱、怜悯，以及美妙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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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厚福：人与中华鲟》一书的缘起，是受“中国
100位最具影响力企业家”及“2013年度海洋人物”胡
维勇先生的重托。2019年岁末，胡维勇先生找到我，
谈了为何要书写野生中华鲟“厚福”的初衷。

2005年，第一尾因误捕被救的野生中华鲟是“鲟
女王”。当时在长江沿岸找不到可以保护治疗“鲟女
王”的场所，农业部相关部门希望北京海洋馆能够接
手这个迁地保护救治项目，而海洋馆也是首次关注海
洋中这一具有1.5亿年历史的野生物种。

鲟鱼的商业捕捞始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
期达到捕捞高峰。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等原因，
目前鲟形目鱼类所有27个种与亚种均处于濒危状
态。其中，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中华鲟更是达到极
危等级。

中华鲟是与恐龙同时代的现存物种，出生在金沙
江，成活在长江，长大在大海。每年夏秋时节，分布在
各个水系包括旅居外海的中华鲟，都要历经3000多
公里的溯流搏击，回到金沙江一带产卵繁殖。回归、
寻根、繁衍，为壮大种群无数次不遗余力地溯江洄游，
拼死也要奔向长江，体现了一种近乎悲壮的民族情结
和思乡之情。

本着保护和抢救极危野生物种的责任感，尤其
是时任海洋馆总经理胡维勇的坚持，海洋馆接手了

“鲟女王”的救护，千方百计让它开口进食，实现了
我国人工条件下饲养野生中华鲟的最大突破，在

“鲟女王”恢复体能之后开始为它疗伤。因为有了
成功案例，海洋馆先后引进数百尾中华鲟及其子二
代，并将其中多尾在人工圈养下完全康复的野生中
华鲟放归了长江，直至于2015年迎进了本书的主人
公“厚福”。

“厚福”是一尾性腺已发育的母体中华鲟，经过

专家们与专业养殖人员的紧急救治，终于暂时保住
了它的生命。为此，专家们取“大难不死，必有后
福”之意，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后福”。在将“后
福”从荆州运送至北京的路上，出现了让人震撼的
一幕：“后福”在水箱中两度把头掉向车尾，冲着长
江的方向！

在工作人员的细心照料下，“后福”的体能一天天
恢复，身体也再度成长，2017年性腺再一次发育。为
此，海洋馆的工作人员又为“后福”改了一个全新的名
字“厚福”，取“厚德载福”之意，也表示“厚福”作为目
前我国人工驯养条件下仅存的野生中华鲟，在人类的
细心关爱中，今后能够更好更健康地成长。

海洋馆救护国宝中华鲟已走过了15年的历程，
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而且通过救治中华鲟
也了解了这一古老物种的习性，尤其是其中蕴含的太
多感人故事。其间，也编辑出版过《中华鲟的故事》和
多种海洋科普类书籍。

我被胡维勇先生的一番话深深震撼，燃起了一股
难以抑制的创作激情，立誓要写出一部文学作品，让
众人了解中华鲟这一和恐龙同时代的国宝，增进对它
的保护意识。通过查阅有关中华鲟的海量资料，治好

“长江病”“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等字眼纷纷呈
现在我眼前，让我愈加感到写这本书的重要与迫切
性。于是，在2020年8月底，趁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
势头稍稍减弱之时，我踏上了《厚福：人与中华鲟》一
书的采访之路。

来自台湾地区的杨道明先生是我采访的第一人，
他从最初只与海洋馆签约两年坚守到了今天。身为
海洋馆科技部主任和水族部经理，从给鲨鱼搬家为中
华鲟腾馆，到让中华鲟开口进食，再到完成中华鲟的
人工繁育，他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

在会议室，我与王彦鹏、张艳珍、蔡经江、贺萌萌
4位鲟鱼馆工作人员见面。按照一般人物描写的套
路，似乎应该形容一下人物的外貌特征。但是，当时
与我面对面就座的4人全都严严实实地戴着口罩。
即便如此，我仍然能感觉到一股挡不住的青春之气扑
面而来。后来，我又数次来到海洋馆，看张艳珍和王
彦鹏戴着口罩精心配制饵料，看蔡经江和贺萌萌全副
武装下水作业。依然没能看清他们的面庞。

直到最后一次来到鲟鱼馆工作间，我终于看到了
刚刚完成水下作业的贺萌萌，如出水芙蓉般娇艳。还
有沉稳的王彦鹏、知性的张艳珍、质朴的蔡经江。他
们摘下口罩的一瞬间，让我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如
果你想要生动地描写一个人，很多时候真的无须画
脸。之前有关他们的章节我已写就。看到他们一张
张生机勃勃的面庞，印证了我在文中描绘的每个人的
神韵。

初冬时节，我来到武汉，拜访了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危起伟、杜浩、刘志刚和中国科
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张先锋等专门从事研究和保护
我国珍稀水生动物的研究员和专家，在写作过程中，
又电话采访了长江所荆州太湖中华鲟实验基地的熊
伟、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的班
璇，得知了他们十几乃至几十年来，为中华后继有

“鲟”，在濒危水生动物的挽救方面所付出的艰苦卓绝
的努力。

从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正式实
行为期10年的全面禁渔，是从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
大决策部署。我接通了武汉市渔政船检港监管理处
负责人陈嘉的电话，了解了他们守护长江水域、严打
非法捕捞犯罪行为的非凡经历。

阳春三月，在湖北荆州召开的“中华鲟保护联盟”
年会上，3月28日被设立为“中华鲟保护日”。“厚福”
和它的同伴们，不仅有望看到10年之后重建和恢复
的中华鲟自然种群，而且从2021年起有了自己的专
属节日！这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华鲟是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是长江生物链的重要一环，是长江流域
水生态系统的“旗舰种”和“伞护种”。保护中华鲟，从
某种意义上说等同于保护整个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
和其他的水生生物。

在这里，我要衷心致敬并感谢书中所写到的曹文
宣、张显良、胡维勇、危起伟、杜浩、刘志刚、张先锋、杨
道明、郑延宁、王彦鹏、张艳珍、蔡经江、贺萌萌、向军、
班璇、熊伟等先生、女士，你们拯救以中华鲟为旗舰的
水生动物和守护长江“母亲河”厥功至伟。感谢你们
给了我创作的激情和灵感，更感谢你们带给我的惊喜
与感动！

还要特别致敬并感谢没有写进书中，但多年来致
力于中华鲟研究与保护的专家、学者、工作者和志愿
者们。感谢你们为保护长江和濒危水生生物所做的
默默无闻的奉献与坚持。

同时，也真诚感谢刘昕晨、颜海、栾钢、林子、张
华、余颖仪、胡燕晖等先生、女士对本书的鼎力支持。

感谢作家出版社编辑钱英和杨新月女士，以她们
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和严谨细致的工作，帮助去
掉拙作中许多不成熟的地方，最终有了今天呈献给各
位读者的这本《厚福：人与中华鲟》。

内容提要

中华鲟是中国特有的珍稀鱼类、濒危物种，已在地球
上繁衍生息1.5亿年，是现存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它们生
长在金沙江，成活在长江，是长江生物链的重要一环，也
是长江流域水生态系统的“旗舰种”。保护中华鲟，从某
种意义上说等同于保护整个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和其他
的水生生物，在长江“十年禁渔”正式启动的今天，尤其具
有重大意义。

“厚福”是一尾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
所和北京海洋馆成功救护的野生中华鲟。作为目前我国
人工驯养条件下仅存的野生中华鲟，它代表了中华鲟实
现自然繁殖、重建野外种群的希望。在它的身上，凝聚着
众多无私付出的科研工作者和海洋馆人的心血与汗水。

厚 德 载 福
——《厚福：人与中华鲟》创作谈

□钮 敏


